
辛亥武昌首義的當晚，趙鳳昌正
在上海參加商務宴請，席間有人告知
武昌突起戰事，趙隨即告退。

此刻，趙鳳昌首先考慮的是經濟
與外交狀況，因為當時的中國已經
「改革開放」，外國投資大量進入，

中外經濟利益相互捆綁，倘若戰亂突起，必定玉石俱焚
，尤其是若天下大亂，盜賊風起，殺了外國人，傷及外
國人利益，違反國際法，英法等國兵艦就停在湖北長江
口，劍拔弩張虎視眈眈，勢必導致八國，甚至十幾國聯
軍再進中國打北京，又一場瓜分中國的慘禍將不可避免
。 「更能經幾番風雨，收拾起大地山河。」在此生死存
亡國難當頭，正是一介布衣民國諸葛趙鳳昌悠然現身，
沉潛操盤，挽狂瀾於即倒，在一個多星期之內穩定了局
面，控制了外交，拯救了中國。

趙鳳昌逕直走到電報局，密電漢口電報局長朱文學
，詢問情況。第二天，他得武昌覆電，知鄂督瑞澂兵敗
宵遁，首義成功。

趙鳳昌清醒的分析出經濟商務是當時評定亂局的根
本，還是有智慧和有錢人說了算，而有錢人最怕的是戰
爭，因此他們化解戰爭的願望最迫切，能力也最強。
「不須揚鞭自奮蹄。」讓他們去協調功在必成。於是，

他當天即迅速邀約在滬富甲一方的工商巨子、社會名流
來 「惜陰堂」徹夜商談有關外交狀況，權衡預判形勢發
展，請他們利用所有外交商務關係，確保局面穩定形勢
不向惡性發展。並在第一時間旗幟鮮明地站在起義軍一
邊，表明 「上海據長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為武漢之
聲援也」。

當時的上海已經有了商會。趙鳳昌又找到上海商會
負責人蘇寶森強調，請他速告知外商，通知外交使團，
革命軍一定會保護外商在滬利益，洋人絕不能干涉革命
軍，免生衝突引致大亂。如果為清廷張目，資以餉械，
或借租界之力扼制革命軍，則地方形勢必定混亂。大家
在商言商，無論彼此中外，相互依托、維護雙方經濟利
益不受損失，但求局面盡快平靜，蘇寶森也認為此法甚
為妥當。

不久傳來信息，各國外方沒有不同意見，領事們紛
紛將此意告之各國公使，最後由公使團集體決議， 「認
為清廷已病入膏肓，不會有所作為，各國不會主動幫助
清廷」，同時宣布 「嚴守中立」。此刻大局已初定一

半。
與此同時，趙鳳昌還緊急致電兩江總督張仁駿，要

其 「固圪自保，萬勿輕預上游之事」，勸阻江督不可發
兵援鄂救清。

清末中國有兩支最強大的隊伍，一支是袁世凱的北
洋新軍，一支是張之洞的湖北新軍，其時清朝已急令袁
世凱兵發武漢鎮壓起義軍。

趙鳳昌清楚，第一需解決的就是穩定住袁世凱的北
洋新軍，第二需解決的就是控制和保護好湖北新軍。只
要南北戰爭不繼續惡化，就能迅速使其休兵罷戰，合為
一體。各省無論起義或觀望的軍隊，力量有限，至少不
會異動生變，擾亂蒼生，禍延人民。

趙鳳昌想起了兩個人，一位是江蘇南通張謇，一位
是江蘇常州莊蘊寬。

內中原由很簡單，張謇有狀元功名在身，素來望眾
於士林，又曾是袁世凱的老師，可以由他出面和北軍方
面對話。

莊蘊寬則因其姐夫吳稚英之父吳殿英早年追隨張之
洞創建湖北新軍時乃黎元洪的上司，他本人又是廣西新
軍老帥，跟南軍方面可以溝通。由此二人調停南北軍方
，當屬最佳人選。

趙鳳昌與張謇早是密友，與
莊蘊寬乃是常州姻親（其夫人洪
氏是莊蘊寬表姐），即速電請張
、莊二人來滬，赴 「惜陰堂」共
商大計。

事實上辛亥革命的成功需先
化解 「外患」，而 「內憂」屬於
國人自家骨肉之爭，比較而言容
易平息，後來的 「南北和談」只
是在走形式，不可能有大的衝突
了。

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著名學
者費正清教授上世紀六十年代在
其著作《中國傳統與變革》中一
針見血的指出 「為辛亥革命鋪平
道路的主要力量是改革者，不是
革命者。」而改革者包括： 「晚
清新政」 「洋務運動」 「戊戌變
法」 「新軍改革」等。當時的全

國官宦體系由於清朝屢遭重創大勢已去，正在全面改革
，蛻變之中，西方 「共和」思想早已瓦解了封建統治的
思想體系，國體改變已成不可逆轉之勢。民國推翻清朝
乃是順乎理，並非絕乎情。清朝正是民國母體，此類國
體變更從古到今隸屬正常，這便是中華民國與清朝之間
真實且不可分割的淵源關係。

現將孫中山、黃興親筆致趙鳳昌函摘錄如下：
其一、孫中山親筆致函趙鳳昌，請其做樞密顧問。

竹君（鳳昌）先生執事：
民國初基，餘羶未洗，萬方多故，正待經營，文以

薄質謬承重任，思力未精。叢脞堪虞，然有碩顏相為扶
持，恐負國人推選之意，素審執事器識宏通，體用兼備
，擬借高遠之識，以為切勵之資，敢奉屈為樞密顧問。
執事智珠在握，天下為心，想當慨然惠顧，共濟前途。
臨楮馳心，毋任眝眙。即頌興居，惟希炤譽。

孫文謹肅

其二、黃興從美國給趙鳳昌、張謇、莊蘊寬等六人
寫的一封親筆信札，懇請他們捍衛民國。這裡姑引一
段：

先生等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
中復維持國本，委曲求全，今豈能棹心任運，坐視而不
一顧乎，彼袁逆自謂權謀詭作……所以哀邈於先生等前
者，亦不外世亂思君子之意，賢者不出，大難終不可平
，國之存亡，繫於今日，海天西望，涕淚雖傾，激切之
情，不能自禁。諸希亮譽為幸。 弟黃興謹啟

以上明確證實了趙鳳昌等諸老締造共和的史實。
（《民國諸葛趙鳳昌與常州英傑系列》之二）

B4 大公園
責任編輯：李淼

走
紅
，
幾
乎
是
所
有
藝
人
恆
久
而
頑
強
的
理
想
追
求
。
走
紅
的
因
素
很
多
，
靠
實
力

，
靠
天
賦
，
靠
機
遇
，
也
靠
﹁貴
人
﹂
提
攜
，
有
必
然
性
也
有
偶
然
性
。

就
說
最
近
，
高
中
生
周
冬
雨
靠
電
影
《
山
楂
樹
之
戀
》
走
紅
，
歌
唱
家
龔
琳
娜
靠

﹁神
曲
﹂
《
忐
忑
》
走
紅
，
民
工
組
合
旭
日
陽
剛
靠
翻
唱
《
春
天
裡
》
走
紅
，
西
單
女
孩

靠
上
春
晚
走
紅
，
好
像
都
有
些
﹁暴
發
戶
﹂
的
味
道
，
躥
紅
速
度
之
快
令
人
咋
舌
，
似
乎

一
夜
之
間
就
紅
遍
大
江
南
北
，
讓
多
少
盼
着
走
紅
的
藝
人
嫉
妒
歎
息
加
羨
慕
。

套
用
拿
破
侖
的
話
來
說
：
不
想
走
紅
的
藝
人
不
是
好
藝
人
，
但
舞

台
就
那
麼
大
，
一
部
戲
裡
只
能
有
一
個
主
角
，
所
以
，
這
就
注
定
走
紅

的
藝
人
永
遠
是
鳳
毛
麟
角
。
可
為
何
運
氣
會
落
在
這
個
人
而
不
是
那
個

人
頭
上
，
就
是
因
為
走
紅
有
術
亦
有
道
，
不
得
其
門
者
就
與
走
紅
無
緣

。
術
，
即
走
紅
的
技
巧
。
譬
如
，
和
媒
體
搞
好
關
係
，
不
失
時
機
地
炒

作
自
己
，
攀
援
貴
人
相
助
，
努
力
討
好
觀
眾
，
投
其
所
好
等
。
道
，
即

走
紅
的
規
律
。
一
個
藝
人
要
走
紅
，
天
賦
，
積
累
，
歷
練
，
努
力
，
苦

修
，
缺
一
不
可
。
既
需
要
過
人
天
賦
，
更
需
要
水
滴
石
穿
的
韌
勁
，
有

十
年
磨
一
戲
的
精
神
，
苦
心
孤
詣
，
殫
精
竭
慮
。
而
只
有
術
與
道
相
結

合
，
才
能
真
正
走
紅
。
如
今
，
頗
有
一
些
演
藝
人
重

術
輕
道
，
迷
信
媒
體
炒
作
，
光
想
走
捷
徑
，
拉
關
係

，
靠
潛
規
則
，
甚
至
不
惜
﹁獻
身
﹂
，
但
是
，
誠
如

魯
迅
所
言
：
﹁搗
鬼
有
術
也
有
效
，
自
古
成
大
事
者

沒
有
。
﹂
有
術
無
道
者
，
即
便
僥
倖
走
紅
，
也
難
以

持
久
。放

眼
藝
壇
，
時
下
當
紅
的
藝
人
劉
德
華
，
成
龍

，
周
潤
發
，
陳
道
明
，
宋
祖
英
，
都
是
一
紅
幾
十
年
，
至
今
魅
力
不
減

，
所
到
之
處
萬
人
空
巷
，
他
們
就
得
益
於
演
技
好
，
形
象
好
，
人
品
好

，
人
緣
好
，
機
會
好
，
換
言
之
就
是
既
有
術
更
有
道
。
道
與
術
皆
備
者

，
不
想
走
紅
老
天
都
不
答
應
，
畢
竟
是
﹁人
在
做
天
在
看
﹂
。

還
有
一
種
情
況
是
道
多
術
少
的
走
紅
。
英
國
的
蘇
珊
大
媽
，
四
十

七
歲
走
上
電
視
選
秀
節
目
《
英
國
達
人
》
舞
台
，
憑
借
一
曲
《
我
曾
有

夢
》
一
鳴
驚
人
，
風
靡
英
國
，
紅
遍
全
球
。
她
的
走
紅
基
本
上
是
有
道

無
術
，
她
不
善
於
炒
作
自
己
，
也
沒
有
公
司
願
意
包
裝
她
，
完
全
就
是

靠
實
力
來
征
服
世
界
的
。
為
了
這
個
﹁道
﹂
，
她
從
十
二
歲
練
習
唱
歌

，
一
直
練
了
三
十
五
年
，
一
夜
成
名
之
前
，
居
然
是
三
十
五
年
長
長
的

寂
寞
，
她
以
厚
重
的
﹁道
﹂
彌
補
了
﹁術
﹂
的
不
足
。
雖
然
紅
得
略
晚
了
一
些
，
但
卻
紅

得
燦
爛
、
扎
實
，
紅
得
安
心
、
給
力
，
也
讓
人
服
氣
。

而
那
些
主
要
靠
﹁術
﹂
走
紅
的
藝
人
，
僥
倖
成
名
，
底
蘊
不
足
。
他
們
既
沒
有
經
歷

藝
術
煉
獄
的
磨
練
，
沒
有
像
蟬
那
樣
多
年
的
蟄
伏
積
蓄
，
亦
沒
有
才
高
八
斗
、
天
賦
過
人

，
祖
師
爺
給
的
﹁好
飯
碗
﹂
。
完
全
靠
炒
作
、
攻
關
、
鑽
營
、
潛
規
則
等
旁
門
左
道
，
往

往
會
輕
易
走
紅
，
一
舉
成
名
，
又
迅
速
暗
淡
，
如
同
夜
空
流
星
，
一
瞬
即
逝
。

立春過後，意味着正式步入了春天。
初春是短暫的，也是嬌嫩的。

為了記錄這份短暫，為了令這份嬌嫩
常駐人間，才華橫溢的文人們留下了眾多
詩篇。讓初春在詩詞佳句裡慢慢返青，悄
悄演變。

初春，乍暖還寒。
春雪，初春時節別具一番浪漫。唐代文學家韓愈，在

《春雪》中做了如下精彩的描述——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卻嫌春色晚

，故穿庭樹作飛花」 。
春天來了，何處可見？柳梢頭。對於初春的柳樹，古代

文人們可謂情有獨鍾。
「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 ，李白說，春風是從柳

梢悄然而歸的。對此，宋代詞人蘇軾和李清照也有相近的
感悟。

蘇軾說， 「東風有信無人見，露微意，柳際花邊」 ；李
清照以為， 「暖日晴風初破凍。柳眼梅腮，已覺春心動」 。

「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 ，在唐代詩人楊
巨源看來，初春雖然已經在柳梢顯現，但還有點參差不齊。

對於初春的到來，誰先知曉？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 ，蘇軾說，是戲

水的鴨子先知道的。 「東風好作陽和使，逢草逢花報發生」
，唐代詩人錢起則認為，是東風先知道而告訴世界的。那麼
，初春的所有景色到底是誰的傑作？賀知章一語道破真諦
——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

􀎠走紅􀎡的術與道 齊 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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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 的習俗 路來森

辛亥首義、趙鳳昌平定外交亂局
吳 歡

初春，在唐詩宋詞裡返青
鄧榮河

大理三月好風光 方 華

二〇一一年三月六日 星期日

澳大利亞大約有十六萬土著人
，大多聚居在北部地區。在長期的
實踐中，土著人創造了獨特的繪畫
藝術——樹皮畫。顏料用礦石作原
料，調出紅、黃、黑、白四種顏色
，偶爾也調一些粉色、橙色和灰色

。畫筆是用頭髮或羽毛做成的 「排筆」，將鮮嫩的枝條
的一端稍稍敲軟，便是畫小圓點的 「眉筆」。紙，即是
桉樹皮。對樹皮的要求很高，不能有斑點、裂紋，不能
有白蟻蛀洞。將樹皮切割成長方形，剝去表層，為防止
捲曲，需要把樹皮薰烤、壓平，方可作畫。

樹皮畫的花紋圖案，在繼承傳統繪畫技法的同時，
也有所創造發展，形成了各種流派。主要有三大派：透
視派、米米派和蒂維派。

澳西部阿納姆地區土著人擅長的 「X射線透視畫」
，是一個獨特的流派，為現代樹皮畫的鼻祖。畫者在紅
色或元色的背景上，不僅繪出動物、人體的外形，而且
把脊椎、心臟、肺葉和其他內臟器官也描繪出來。

一九八六年一月，在塔斯馬尼亞州西南部的馬克斯
韋爾河畔的一個溶洞裡，考古學者發現了一萬四千年前
的土著人繪畫，圖案酷似現在的透視畫，用紅赭石繪在
溶洞的頂部。

據考，這種透視畫與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省蒙蒂尼
亞克地方的拉斯科巖洞和豐德高穆巖洞發現的洞穴畫，
是同屬舊石器時代晚期遺跡，均被譽為世界上原始藝術
的佼佼者。與透視畫並列的是一種瘦削、頎長的神像畫
，多數表現那些蟄居樹上、洞穴和水中的仁慈精靈，描
寫他們狩獵、奔馳、跳舞的情景，這就是米米畫，大都
帶有神話色彩，多是作為祭祀活動的裝飾，藝術水平和
思想內容都不如透視畫。與寫實的透視畫和米米畫相反
，巴瑟斯特島上的蒂維畫派，就完全是抽像畫了。那抽
像的曲線，似有若無的圖案，似乎與土著繪畫很不協調
，而與現代西方的抽像派無大差別。

從早期歐洲探險者保存下來的樹皮畫中，可以看出
這些土著繪畫所描寫的狩獵場面和營地風光，它們大多
是作為室內的裝潢畫，少部分則在祭神時用來烘托氣氛
，為 「祭神畫」。

今天，這一久負盛名的樹皮畫，僅在澳大利亞北方
地區被完好地保存下來，並得以繁榮發展，而在澳大利
亞東南沿海一帶土著人最早集居的地方則已蕩然無存。

獨特的樹皮畫
汪小艷

﹁大
理
三
月
好
風
光
，
蝴
蝶
泉
邊
好
梳
妝
。
蝴
蝶
飛
來
採
花
蜜
，
阿
妹
梳

頭
為
哪
樁
？
﹂
這
首
電
影
《
五
朵
金
花
》
中
的
插
曲
，
讓
人
對
大
理
美
麗
的
三

月
風
光
產
生
無
限
的
嚮
往
。

陽
春
三
月
，
點
蒼
山
雪
峰
掩
翠
，
洱
海
湖
碧
波
盪
漾
，
山
澗
裡
溪
流
歡
暢

，
山
坡
上
茶
花
競
放
…
…
這
一
幅
幅
令
人
心
曠
神
怡
的
畫
卷
，
書
繪
成
大
理
最

美
好
的
時
節
。
然
而
，
白
族
人
民
鍾
情
﹁大
理
三
月
﹂
，
還
有
一
層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
一
年
一
度
的
﹁三
月
街
﹂
盛
會
。

﹁三
月
街
﹂
又
稱
﹁觀
音
街
﹂
，
是
白
族
最
盛
大
的
節
日
，
每
年
農
曆
三

月
十
五
至
二
十
在
點
蒼
山
麓
舉
行
。
相
傳
南
詔
細
奴
羅
時
，
觀
音
於
三
月
十
五

日
到
大
理
傳
經
，
因
此
每
年
屆
時
，
善
男
信
女
們
便
搭
棚
禮
拜
誦
經
並
祭
之
。

三
月
街
成
了
講
經
說
佛
的
廟
會
。
由
於
大
理
地
處
交
通
要
道
，
古
代
雲
南
信
佛

者
甚
眾
，
隨
着
社
會
經
濟
的
發
展
，
廟
會
逐
漸
演
變
成
了
滇
西
地
方
貿
易
集
市

和
節
日
。

﹁三
月
街
﹂
還
有
一
個
﹁月
亮
會
﹂
的
傳
說
：
洱
海
邊

有
一
個
打
魚
的
小
伙
子
，
娶
了
龍
王
的
三
公
主
為
妻
。
有
年

農
曆
三
月
十
五
日
晚
，
月
亮
特
別
皎
潔
。
三
公
主
抬
頭
望
月

，
知
道
嫦
娥
又
在
月
宮
舉
辦
一
年
一
度
的
月
街
了
。
她
知
道

月
亮
上
的
街
市
雖
貨
物
繁
多
，
琳
琅
滿
目
，
可
所
有
的
物
品

只
能
看
不
能
買
。
於
是
三
公
主
忽
發
奇
想
：
在
蒼
山
腳
下
也

辦
一
個
月
街
，
而
且
要
讓
大
家
想
買
什
麼
就
能
買
到
什
麼
。

於
是
，
夫
婦
倆
就
來
到
蒼
山
中
和
峰
的
東
麓
緩
，
栽
下
一
棵

大
青
樹
，
每
年
農
曆
三
月
十
五
起
在
樹
下
做
買
賣
七
天
。
從

此
就
有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熱
鬧
的
集
市
。

清
代
大
理
學
者
的
《
三
月
詞
》
中
寫
道
：
﹁烏
綾
帕
子

鳳
頭
鞋
，
結
隊
相
攜
趕
月
街
。
觀
音
石
畔
燒
香
去
，
元
祖
碑

前
買
貨
來
。
﹂
至
今
，
大
理
人
仍
習
慣
稱
三
月
街
為
﹁月

街
﹂
。
每
到
會
期
，
貨
棚
櫛
比
，
遊
人
如
潮
。
爭
相
選
購
自

己
所
需
的
物
品
。

三
月
街
也
是
白
族
豐
富
多
彩
的
文
化

藝
術
的
大
舞
台
。
會
街
期
，
歌
舞
不
絕
，

戲
曲
連
台
，
傳
統
的
賽
馬
、
賽
龍
船
，
敲

金
錢
鼓
，
耍
霸
王
鞭
…
…
其
濃
厚
的
民
族

風
味
吸
引
着
周
邊
白
、
回
、
漢
、
藏
、
彝

、
納
西
、
傣
等
民
族
前
來
赴
會
，
並
吸
引

大
批
的
國
內
外
遊
客
前
來
遊
歷
觀
光
，
規
模
和
影
響
一
年
更

勝
一
年
。
二
○
○
八
年
，
大
理
的
﹁三
月
街
﹂
入
選
全
國
第

二
批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保
護
名
錄
，
還
榮
膺
首
屆
節
慶
中
華

最
佳
文
化
傳
承
獎
！

三
月
街
還
是
白
族
青
年
男
女
結
識
相
會
、
談
情
說
愛
的

佳
期
。
在
大
理
，
情
人
相
戀
的
美
好
去
處
，
莫
過
於
蝴
蝶
泉

。
相
傳
古
代
倉
山
腳
下
有
一
潭
泉
水
，
一
棵
彎
彎
的
合
歡
樹

，
羊
角
村
裡
住
着
一
對
男
女
青
年
，
男
的
叫
阿
龍
，
勤
勞
勇

敢
；
女
的
叫
阿
花
，
心
靈
手
巧
；
三
月
三
是
白
族
﹁朝
山
會

﹂
，
阿
花
送
給
阿
龍
一
條
繡
着
百
隻
蝴
蝶
的
﹁百
蝶
巾
﹂
，

蝴
蝶
栩
栩
如
生
，
隻
隻
傳
情
。
財
主
羅
奎
得
知
消
息
，
垂
涎

阿
花
的
美
貌
，
搶
走
﹁百
蝶
巾
﹂
，
逼
阿
花
成
親
。
阿
龍
打

獵
回
來
發
現
阿
花
被
搶
，
夜
闖
羅
寨
，
救
出
阿
花
。
但
是
，

在
窮
兇
極
惡
的
羅
奎
及
家
丁
的
追
逼
下
，
他
們
最
後
雙
雙
跳

下
潭
中
化
為
蝴
蝶
，
第
二
天
潭
中
飛
出
一
對
大
蝴
蝶
，
蝴
蝶
泉
的
美
名
由
此
而

來
。
電
影
《
五
朵
金
花
》
也
即
是
以
此
為
題
材
拍
攝
的
。

一
對
青
年
男
女
堅
貞
不
渝
跳
潭
化
蝶
的
傳
說
，
使
蝴
蝶
泉
成
為
大
理
地
區

最
富
浪
漫
色
彩
的
勝
境
。
三
月
街
會
期
間
，
蝴
蝶
泉
邊
，
合
歡
樹
旁
，
百
花
吐

艷
，
蝴
蝶
起
舞
。
人
群
中
多
的
是
青
年
男
女
的
身
影
，
來
此
體
味
愛
情
的
堅
貞

。
而
遊
人
身
臨
其
境
，
更
是
賞
心
悅
目
，
流
連
忘
返
。

三
月
大
理
，
田
園
風
光
旖
旎
秀
美
，
白
族
村
莊
錯
落
有
致
。
﹁下
關
風
、

上
關
花
、
蒼
山
雪
、
洱
海
月
﹂
︱
︱
此
﹁大
理
四
景
﹂
在
三
月
裡
皆
可
一
睹
。

﹁風
花
雪
月
﹂
幾
乎
成
了
大
理
在
﹁三
月
街
﹂
之
外
用
來
招
徠
遊
客
的
又
一
個

招
牌
。
據
說
﹁風
花
雪
月
﹂
還
可
以
在
白
族
姑
娘
身
上
穿
戴
的
配
飾
上
找
到
對

照
，
這
就
需
要
發
現
的
眼
光
了
。
在
大
理
、
在
三
月
，
你
發
現
的
或
許
會
更

多
。

民
國
才
女
林
徽
音
，
除
貌
美
如
花
外
，
還
經
常
署
名
﹁徽
音
﹂

發
表
創
作
，
但
因
她
的
芳
名
與
上
海
男
作
家
林
微
音
相
似
，
惹
來
不

少
誤
會
，
後
來
一
怒
之
下
改
名
﹁林
徽
因
﹂
。
此
事
已
成
眾
所
周
知

的
文
壇
軼
事
。
但
，
﹁林
微
音
﹂
其
人
及
寫
過
哪
些
書
，
知
道
的
人

卻
不
多
。

林
微
音
（
一
八
九
九
至
一
九
八
二
）
是
江
蘇
蘇
州
人
，
一
九
三

○
年
代
在
上
海
任
銀
行
職
員
，
及
新
月
書
店
經
理
。
他
曾
與
芳
信
、
朱
維
基
等
人
創
辦

﹁綠
社
﹂
，
是
唯
美
派
的
上
海
作
家
。
後
來
染
上
鴉
片
煙
癮
，
生
活
非
常
潦
倒
。
林
微
音

的
著
作
不
多
，
只
有
《
散
文
七
輯
》
（
上
海
綠
社
出
版
部
，
一
九
三
七
）
，
短
篇
小
說
集

《
白
薔
薇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和
《
舞
》
（
上
海
新
月
書
店
，
一
九
三
一

）
、
一
角
叢
書
《
西
泠
的
黃
昏
》
（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
一
九
三
三
）
、
中
篇
小
說

《
花
廳
夫
人
》
（
上
海
四
社
出
版
部
，
一
九
三
四
）
和
合
集
《
八
人
集
》
（
上
海
詩
領
土

社
，
一
九
四
五
）
，
此
書
屬
﹁新
代
文
庫
﹂
之
一
，
由
路
易
士
編
的
短
篇
小
說
集
，
和
魯

賓
、
蕭
雯
、
葉
帆
、
白
雁
…
…
等
人
合
著
，
林
微
音
發
表
的
是
短
篇
《
旅
途
》
。
此
外
，

他
還
翻
譯
過
辛
克
萊
的
《
錢
魔
》
、
莫
理
思
的
《
虛
無
鄉
消
息
》
和
戈
替
爾
的
《
馬
斑
小

姐
》
。由

於
林
微
音
的
書
相
當
少
見
，
知
名
度
也
不
高
，
所
以
才
會
讓
人
把
他
和
才
女
林
徽

音
混
淆
了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這
本
《
花
廳
夫
人
》
，
是
由
上
海
書
店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照

原
版
，
原
樣
重
印
的
。

今天是農曆二月二是為 「驚蟄」
，民間稱為 「龍抬頭」。

其實，這一稱謂和習俗，只是在
元代以後才流行起來的。元以前，二
月二也有一些民俗活動，但卻與 「龍
抬頭」無關。

二月二的觀念，大約出現於隋朝至唐初這一時期。從
隋至宋，每年的二月二，主要有兩項民俗活動。

一是戶外踏青、採菜。白居易就寫有一首以 「二月二
日」為題的詩歌，記載踏青一事：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
芽菜甲一時生。輕衫細馬春年少，十字津頭一字行。」描
寫春遊的青年很多，在渡口都排成一隊行走的情形。與踏
青相伴而行的就是 「採菜」也叫 「挑菜」，即摘取田野中
的野菜，採食或熬湯沐浴。孫思邈在他的《千金月令》中
就記載：二月二日，採取枸杞煎湯，於晚上沐浴，不僅能

「令人光澤」 ，而且還能 「不病不老」 。因之， 「挑菜」
的活動意義，主要就是祛除百病。這一活動，應該是流行
於南方。二是舉行 「迎富」活動。 「迎富」來源於 「迎福
」，本就是一種祈福活動。一開始，只是百姓在自家門前
燒紙 「迎富」，後來發展到一些地方的太守，也出郊 「迎
富」。其實質就是求吉祥。

元明清時期，二月二日除踏青活動外，始盛行 「龍抬
頭」風俗。這一時期的習俗，可分為兩類：一是與 「龍」
有關的，二是與 「百蟲」相關的。

與 「龍」有關的是： 「引龍」和 「忌針」。二月二日
，視為 「龍抬頭」，這一天，各家都要早起汲水，或以灰
線引至門，或開廟門祭龍神，這就叫做 「引龍」。 「引龍
」習俗，反映了人們渴望風調雨順的良好願望。 「忌針」
，《燕京歲時記》有明確的記載： 「（二月二日）閨中停
止針線，恐傷龍目也。」 可見，也是表示對龍的尊崇。俗

云 「龍不抬頭天不雨」，龍抬頭意味着雲興雨作，而天地
交泰、雲興雨作是萬物生育的條件。

與 「百蟲」有關的活動是： 「煎餅貼符」和 「灶灰
圍屋」。驚蟄以後，百蟲出土，所以，在農村，防蟲就
成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 「煎餅貼符」體現的就是
：通過對食品的煎來煎去，反覆煎烤，以震懾春天萌動
的害蟲。此時的 「灶灰圍屋」，也是為了抑制害蟲。嘉
靖河北《廣平府志》就有記載： 「二月二日，撒灶灰圍
屋房，禁蠍。」

此外，在不同的時、地，還存有眾多充滿情趣的活動
。如：上工、試犁、炒蠍豆、戴蓬草、祭龍王、敬土地、
謁高禖、嫁女住春、童子開筆等。

時至今日，北方農村，仍流行 「打囤」的習俗。即，
在二月二日早晨，於院內或大門外，撒草木灰呈圓圈形，
似古農村的糧囤。圓圈內撒糧米（穀、豆、麥等）少許，
圓圈留一出口，有的還在出口處，用草木灰撒成階梯狀，
以示 「登梯取糧」，暗喻糧囤之充盈。這一習俗，應當就
是古俗的遺存。以草木灰撒圓圈，兼有 「引龍」和 「防百
蟲」的含義，而 「糧囤」形，則蘊含了百姓期盼豐收，糧
米滿倉的美好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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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皮畫《魚》

◀
孫
文
的
親
筆
信


